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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杰

1923年1月7日，日本记者橘朴
来到位于北京八道湾的鲁迅宅
邸，对周氏兄弟进行专访。鲁迅在
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丸山君
来，并介绍一记者桔君名朴。”这
位叫做橘朴的日本记者，对新文
化运动思想领袖们进行系列采
访，包括陈独秀、蔡元培、胡适、李
大钊、周氏兄弟。

橘朴(1881—1945年)何许人
也，他是日本大分县人，名气很大
的中国问题专家、新闻记者和评
论家。肄业于早稻田大学，1906年
来到中国，在东北以及北京、天
津、济南等城市居住，曾供职于大
连的《辽东新报》、济南的《济南日
报》和在天津出版的《京津日日新
闻》，任记者、主笔、评论员等，写
出大量事关中国政治、思想、社会
等方面的文章，影响至大，1945年
在奉天(沈阳)病逝。

在济南工作时，橘朴走了山东
不少地方，尤其关注发生在当地的
一些民间社会问题，如宗教、迷信
等。他曾于1922年10月到青岛附近的
李庄做中国农村经济实地调查，发
表了《李庄研究》。在济南期间着重
对流行于山东、直隶、江苏、河北一
带的迷信活动扶乩进行了专题调
研，并在与鲁迅的谈话中论及此事，
鲁迅也对此谈了自己的看法。据日
本文化与文化史研究专家赵京华
介绍，与众多日本“支那通”鄙视中
国的态度有所不同，橘朴主观上强
调日本应当把中国作为平等的国
家对待，改变甲午战争以后藐视中
国的态度。橘朴也共鸣于陈独秀、胡
适等新文化运动及其思想革命的
观点，对中国文化多有同情和肯定。

橘朴与鲁迅这次谈话的具体
内容一直未被广泛传播，在鲁迅
见诸报章和出版的书籍中亦未见
所载，日记中也是寥寥几字。即便
是在鲁迅研究深入到“骨髓”的时
期，也没人发现此事，直到1993年

有日本学者在天津图书馆找到了
当时的《京津日日新闻》，得以发
现1923年1月11日和13日连续刊登
的橘朴对鲁迅兄弟的采访记《与
周氏兄弟的对话》(上、下)。2013年
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刊
载了由赵京华翻译为中文的《与
周氏兄弟的对话》(上、下)，才使被
搁置八十多年的鲁迅与橘朴的会
谈及其内容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
野。

桴鼓相应，两个人的谈话从
中西文化的比照开始，橘朴说“接
下来我们谈到迷信的话题，即最
近正在流行的扶乩。我提起曾在
济南调查的扶乩流行的状况，包
括信徒们编辑的《道德杂志》。”

橘朴接着这样说道：“迷信固
然是滑稽可笑的，但在信徒的主
观上则没有比这事更认真的了。
而且，当我们思考迷信在民间产
生的原因时，则对信徒们不能不
引起深深的同情。因为，民众为数
千年积累下来的政治性社会性的
罪恶所压迫，无处逃遁啊。难道不
正是这种不安定的生活自然地不
可避免地孕育了这种迷信吗？”

树人(鲁迅)先生却笑着反驳
说：“可是搞扶乩迷信的多为官吏
和富人，穷人是进不到这个行列
的。”

于是，我说：“的确如您所说。
穷人迷信当中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是在理教，该教以天津为基地，在
直隶、山东及河南有众多信徒。据
说，南边的南京也有很大的信徒
群体。”

周先生也表示赞同：“的确是个
严守教义的宗教。禁止研究，厉行节
约而反对浪费，加强团结以防止统
治阶级的压迫。他们崇拜观音菩萨
祈求现实及来世的幸福，所以与迷
信没什么两样，是适于无助的中国
劳动阶级的宗教。”

在另一篇文章中，橘朴更加
形象地引用了他与鲁迅部分谈话
的内容，其中有一段很精彩，他这

样写：我问：“最近狐狗狸(扶乩)好
像很流行。据新闻报道，在济南出
现了狐狗狸银行，北京倒没有那
么流行吧？”

鲁迅：“不过，西河沿有一家
呀。比袁世凯遗留下来的新华储
蓄等还要有信用呢，这不是很可
笑吗。”

我说：“就是那个钱能训当行
长的那家？”

鲁迅：“不对，行长是吕纯
阳。”

我问：“哦，那不是唐代的那
位仙人的名字吗？”

鲁迅：“哈哈，正是。”
我说：“别的可以不管。死于

千年前的仙人做银行行长，政府
怎么会允许呢？股东们和存款人
会放心吗？”

鲁迅：“政府的事情不得而
知，但在民间的确相信吕纯阳就
是行长，正因为此仙人为银行行
长才安心呢。就是说，民众厌恶现
实，结果就相信仙人了。就连财神
梁士诒(民国军阀政府财政部长)
也未能预防得了交通银行和中国
银行的停止支付业务不是？而仙
人正直有慈悲胸怀，有超自然的
力量，所以财产在那里不会有问
题的，人们都这么认为。”

那么，橘朴与鲁迅如此一问
一答的扶乩究竟为何物。现代作
家、哲学与宗教学者许地山专门
著作《扶箕迷信的研究》，此扶箕
同于扶乩，他认为扶箕术在许多
原始民族中对它都有相同的信
仰。无疑地，扶箕是一种古占卜的
法术，箕或乩当是一根小的木棒，
卜者观察箕的动静来断定所问事
情的行止与吉凶，后来慢慢形成
书写，或与关亡混合起来。不用箕
的移动，竟然用口说出或用笔写
出的也有。而这根被称为箕的木
棒便是仙的代表，被叫做箕仙。在
中国典籍里面与扶箕有关而最引
人重视的是陶弘景的《真诰》，以
及周氏的《冥通记》。历代箕仙是

哪位大仙的化身，也不相同。
古代占卜是拟科学的一门，是

借助外界事物的动静与常变，向非
人的灵体询问希望知晓的事宜。它
与预言不同，常用两可的回答使占
卜者去猜想。扶箕的花样非常之
多，有的可以解痛，有的可以治病，
无所不能，除去一部分是职业行为
以外，其余多半可以用心理学和心
灵学的原理来解释它们。许地山结
论，扶箕不过是心灵作用的一种表
现，当一种知识去研究它，当会达
到更了解心灵交感现象的底部，若
只信它是神秘不可思议，沙盘上写
什么就信什么，那就会坠落魔道
了。许地山的总结十分到位：“扶箕
并不是什么神灵的降示，只是自己
心灵的作怪而已。”

鲁迅先生是一位彻底的唯物
主义者，对扶乩之类迷信活动自
不会信之由之，因而其对扶乩的
分析与定位也相当准确。他曾以
父亲的病为例，批判迷信的无知：

“家父的病不过是牙根里生了菌
而导致大病的，可中国的医生不
了解其病源。他们说是我父亲有
什么不道德的行为，作为报应而
受到了神罚。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听了却极为生气。”经过近百年洗
涤，类似扶乩之术早已被科学一
扫净光，现代的人不会再沉迷于
此等毫无科学依据的迷信活动
中。从这点上讲，我们不能忽略了
鲁迅、橘朴、许地山对其早有的警
觉和阻止，使之失去在理论上得
以存活的基础。

稍加遗憾的是，作为与中日
关系相向而行的橘朴，在山东乃
至整个中国学界，知名度并不高，
远逊于他在山东及至中国几十年
所作出的学术成绩和物性认知。
后来鲁迅曾经称赞过橘朴，说他
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从名字看
很难知道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
人。此短文或可聊补一些缺憾，也
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次尘世碰
面，拨开一些历史的迷误。

思

/

想

/

光

/
华

文

/

字

/

魅

/

力

鲁迅与橘朴关于山东扶乩的谈话

一个世纪前的黄河凌汛
┬韦钦国

最近一段时间，黄河下游出现
大面积凌汛现象。凌汛俗称冰排，
出现于春冬两季，形成原因是因天
气寒冷水面有大量大小不一、形状
各异、厚度不同的冰层，因冰面下
水的流动带动冰块往下游一起移
动，遇到较窄河面时冰层就会堆
积，越堆越多从而对河堤造成危
险，严重就时会堆成冰坝，导致水
位上升形成漫堤、决堤现象。

一百多年前冬季比现在要冷
很多，黄河冰冻凌汛现象比现在
更严重，有的年份河面被冻得结
结实实，可以行车走人，成书于
1903年的《老残游记》对黄河济南
段冰冻有着确切记载，让后人得
以了解当时的情况。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1857—
1908年)，在书中让老残“摇个串
铃”以郎中身份浪迹江湖，老残的
经历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真实经历
的再现。老残曾在济南游历，其眼
中的济南“家家泉水，户户垂杨”，
但他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这就
是他从齐河县城欲过黄河来济南
办事未遂一事。

好不容易找到客栈以后，心急
的老残在《老残游记》第十二回《寒
风冻塞黄河水，暖气催成白雪辞》中
写到，店小二向老残介绍无法渡河
的原因：“刮了几天的大北风，打大
前儿，河里就淌凌，凌块子有间把屋
子大，摆渡船不放走，恐怕碰上凌，
船就要坏了，到了昨日，上湾子凌插
住了，这湾子底下可以走船呢，却又
被河边上的凌，把几只渡船都冻得
死死的。”冰块有房屋这么大，渡船

被冻住，可见天气不是一般的寒冷。
老残在店里住下后到河堤察

看，他看到的景象是：“只是面前的
冰，插的重重叠叠的，高出水面有
七八寸厚”。再望上走，冰凌更多，

“只见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
漫漫价来，到此地，被前头的拦住，
走不动就站住了。那后来的冰赶上
他，只挤得‘嗤嗤’价响。后冰被这
溜水逼的紧了，就窜到前冰上头
去；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去了。看
那河身不过百十丈宽，当中大溜约
莫不过二三十丈，两边俱是平水。
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结满，冰面却
是平的，被吹来的尘土盖住，却像
沙滩一般。中间的一道大溜，却仍
然奔腾澎湃，有声有势，将那走不
过去的冰挤的两边乱窜。那两边平
水上的冰，被当中乱冰挤破了，往
岸上跑，那冰能挤到岸上有五六尺
远。许多碎冰被挤的站起来，像个
叫插屏似的。看了有点把钟工夫，
这一截子的冰又挤死不动了。”

这一段写得非常精彩、形象，
令人过目难忘，只是老残看到的比
店小二说的还要严重。据历史记
载，济南一带黄河冰厚一般在10厘
米左右，冰盖下冰花、冰屑较少，老
残看到的却“高出水面有七八寸
厚”。为什么这个地方严重呢？这与
地形有关。书里写道，“见那黄河从
西南上下来，到此却正是个湾子，
过此便向正东去了，河面不甚宽，
两岸相距不到二里。”事实确实如
此。齐河老城紧挨黄河，黄河恰在
此处拐弯，河面宽不过二三里，又
属地上悬河，泛滥成灾是常事，下
文的破冰既有出于行船的考虑也
有免除水患的考虑。

吃过晚饭，天幕日落，温度又
降了不少，老残到堤上闲步时出了
一件糗事：“想到国难当头，不觉滴
下泪来……一面走着，觉得脸上有
样物件附着似的，用手一摸，原来
两边着了两条滴滑的冰……原来
就是方才流的泪，天寒，立刻就冻
住了。”一下把温热的泪水冻成冰
滴，至少也是零下20℃的样子吧。老
残“想到国难当头，不觉滴下泪来”
也并非无病呻吟，实指1900年八国
联军侵占北京一事。当时刘鹗正在
北京，目睹了外敌烧杀抢掠，想到
此事难免心有戚戚。

官员因有紧急公务必须过
河，但因冰凌高低不齐且水冰相
杂，无法在冰上行走，只能人工破
冰行船，但因天气太冷，前面的冰
刚破开就接着给冻上了。次日早
起，老残来到堤上看到的就是这
个情景：“见那两只打冰船，在河
边上，已经冻实在了——— 问了堤
旁的人，知道昨儿打了半夜，往前
打去，后面冻上；往后打去，前面
冻上。所以今儿歇手不打了，大总
等冰结牢壮了，从冰上过罢”。

船不能行，遇有急事只能在冰

上穿行，但履冰过河会有相当大的
危险，一是河面不平整，冰层参差不
齐、厚薄不同，滑倒落水都是常有之
事，没有十万火急的事谁也不肯冒
险过河。老残回到店里，应熟人黄人
瑞之邀在墙上写了一首诗：“地裂北
风号，长冰蔽河下。后冰逐前冰，相
陵复相亚”，再现了黄河冰冻场景。

黄河凌洪来势迅猛，凌峰流量
沿途增大，水位急剧增高，天寒地
冻，防守困难，容易决口成灾，其危
害远不止于不便通行这般简单。为
避免破堤，清末、民国年间出现凌汛
时最常用的方法是以木料在扫坝
前绑扎冰排，防止冰插扫坝成险，类
似于现在防洪，但这种方法多半聊
胜于无，效果往往不佳。因此，在历
史上凌汛决口曾被认为是人力不
可抗拒的，故有“凌汛决口，河官无
罪”“伏汛好抢，凌汛难防”之说。

刘鹗本人是一位治水能工，光
绪十五年(1889)曾应山东巡抚张曜
之邀，从河南来山东治理黄河，察
看河堤，测量黄河，为治黄做出过
贡献，正是有了这般真实经历，所
以才对黄河如此了解，会对冰凌描
写得如此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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